
流行歌曲中意象符号的性别使用差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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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要］流行歌曲因其“大众化”与“流行性”而广为传播，也正由于其传播途径的这种全社会品格，其文本的性
别性更容易被遮蔽或被忽视。事实上，在当代艺术体裁中，流行歌曲的性别特征表达最为明显，也最为特殊。
本文集中讨论不同流行歌曲性别文本对歌词意象的选择和使用差异，揭开其隐含的复杂的性别意识对性别文
化建构的深刻影响，以及这些品格在当代文化中的特殊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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歌曲是言说主体和言说对象之间的意义和感

情互动: 歌曲的基本表意方式，是“我对你说”，也

就是说，在歌中“我”和“你”依傍而生。自古以

来，情歌占歌曲的多数，这个局面至今如此。歌词

中的男女性别形象是靠言说主体“我”对“你”的

欲望诉求而呈现，因此大部分歌曲有非常清晰的

文本性别: 男歌是适合让男性歌众传唱的歌曲，它

们往往是男性歌手“原唱”出来的; 而女歌是适合

让女性歌众传唱的歌曲，它们往往是女性歌手“原

唱”出来的。歌手形象加强并固化了歌曲的文本

性别。固然，流行歌曲中存在着“跨性别歌”与“无

性别歌”，但是它们不占多数。［1］

因此，在歌曲中“你”是“我”的他者，而这个

“他者”，也会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反照出言说主体的

自我形象。所谓他者，也就是对主体起定义和合

法化作用的一切，他者是主体之所以成为主体的

原因。没有他者，主体不可能存在，因为主体依靠

他者才能构成; 反过来，没有主体，他者也不成为

其他者，他者是为主体而出现的一个能指集团。
因此，二者是“对峙”与“互塑”关系。存在主义者

海德格尔、列纳维斯、萨特等人，都对主体与他者

的关系作过深入的讨论: 自我可以总结为“他者化

的自我”( altered ego) 。
主体与他者关系，也很容易让人想起黑格尔

的“主奴关系”。黑格尔在《精神现象学》中指出，

主人与奴隶看起来是主宰和被主宰关系，实际上

两者互相依存———无奴即无主，主人主要依靠奴

隶“承认”。这种关系很明显，主奴之间有一方为

主导，奴隶不可能在任何意义上“拥有”主人，他们

之间有命令和服从为基础的不平等关系，一主一

副。对主体常识性的理解很相似: 我主他辅。这

些微妙的主体与他者的关系，也会体现在不同的

歌曲性别文本中。而两者关系中透露的性别性，

很容易被流行歌曲的“大众”与“流行”这两个“全

民”概念所遮蔽。本文通过分析歌曲中的意象，集

中讨论这两种歌曲对意象的性别性选择和使用。

一

情歌本是男女之间相咏之歌，在其表意模式

中，男歌和女歌文本在关注“他者”形象时，传统文

化“郎才女貌”公式依然明显。
在男歌文本中，男歌唱得最多的是女性“你”

的外表之美，表现出的也是对女性美丽外表的痴

迷。男歌赞美女性，选择的意象大多数集中在外

形上: 大眼睛、弯眉毛、红嘴唇、媚人微笑等。女性

的精神品质是第二位的，而其中“温柔、善良”首先

是被男性赞美且需要的品质。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
虽不是当代作品，却一直广为流传，可以说是情歌

代表作:“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/人们走过

了她的帐房 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/ 她那粉红的笑



脸好像红太阳 / 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 好像晚上明

媚的月亮。”
歌曲意象围绕女性迷人的外貌而展开，歌中

的言说主体，为了姑娘“粉红的笑脸”、“动人的眼

睛”，可以抛弃财产跟着姑娘去流浪。问题在于这

种格局在当代不仅依旧不变，甚至变本加厉，试看

庄奴作 词、汤 尼 作 曲 的《南 海 姑 娘》( 邓 丽 君 原

唱) :“椰风挑动银浪 夕阳躲云偷看 / 看见金色的

沙滩上 独坐一位美丽的姑娘 / 眼睛星样灿烂 眉

似新月弯弯 /穿着一件红色的纱笼 红得象她嘴上

的槟榔。”20 世纪 90 年代词曲作者李春波创作并

演唱的《小芳》，最初是为了怀念曾经有过的一段

难忘的知情岁月，感激陪他度过艰难时光的淳朴

善良女孩，但在歌曲文本中，对女孩的记忆，也只

有“长得好看又善良，一双美丽的大眼睛，辫子粗

又长”这样的外貌意象记忆了。
刀郎作词作曲并原唱的《情人》，歌词意象直

接而裸露，描写女人外貌几乎接近色情，却在 2004
年风靡一时。在娱乐消费极端年代，歌词文本中

女性的身体意象，更容易被物化为男性的情感消

费品，尤其在更年轻一代的男歌中，这种趋势更为

明显。比如方文山作词、周杰伦作曲的《迷迭香》
( 周杰伦原唱) : “你的嘴角微微上翘 性感得无可

救药 / 想象不到如此心跳 你的一切都想要 / 软性

的饮料上升的气泡 我将对你的喜好 一瓶装全喝

掉。”尽管这首歌对女性的外貌描写，有点故作调

侃，出现了情歌中不多见的自嘲和幽默，但歌曲的

欲望源 头，还 是 来 自 于 女 孩“微 微 上 翘”的“嘴

角”。王雅君作词、林俊杰作曲的《小酒窝》( 林俊

杰原唱) 在外貌的“迷人点”上更为夸大其词。这

首歌中，女性被讴歌的品格更直接明了: “小酒窝

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”，至于此女孩其他的品质

等等，似乎显得一概不重要。
与男歌 描 写 女 性 相 比，女 歌 很 少 歌 唱 男 性

“你”的外表，其着眼点是男性“你”的精神气质。
而在这些精神品格中，首先选择关注的是男性对

自己的专注、忠诚和承诺。比如郑国江作词、苏来

作曲、蔡琴演唱的《你的眼神》: “象一阵细雨洒落

我心底 那感觉如此神秘 / 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

而你并不露痕迹 /虽然不言不语 叫人难忘记 那是

你的眼神 明亮又美丽 / 啊 友情天地 我满心欢

喜。”这首歌中，让女性言说主体感动的是男性的

“明亮又美丽”的“眼神”，而不是“眼睛”，两个不

同意象，一个字的差异，却显示出男女不同的关注

点。
再如姚谦作词、黄国伦作曲、王菲演唱的《我

愿意》:“我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忘记

我姓名 / 只要你真心拿爱与我回应 我什么都愿意

我什么都愿意为你。”在爱情这场博弈里，女性一

心要求看到的是“只要你真心拿爱与我回应”，为

此可以“忘记我姓名”。名字是人的自我身份标

记，但为了拥有真爱，女人可以什么都放弃，甚至

连自我也可以不顾。下面这首女歌，由姚谦作词、
黄国伦作曲、辛晓琪演唱的《味道》，相比以上歌曲

而言，多了几分感性，比较多地谈到外貌，但最后

还是集中到对方提供的“爱的味道”:“思念苦无药

无处可逃 / 想念你的笑 想念你的外套 / 想念你白

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 / 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

淡烟草味道 /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。”
由此可见，男歌与女歌着重讴歌的“动情点”

存在明显差异。这种欲望意象侧重点的不同，在

男歌和女歌文本中，反映出男女不同的性别情感

诉求，从而在歌曲的“我”与他者的关系中，建构了

不同性别主体意识。

二

流行歌曲的文本性别差异，还表现在比喻意

象的选择上面。歌曲词作者都喜欢选择人们所熟

悉的事物作为言说的意象: 风花雪月、草木树林、
江河日月等。本来这些自然界的生物，并不具有

特殊的意义，正是因为符号的意义化，使石头成了

“石头意象”。作家刘恒有一段精妙的表述:“我给

大哥寄去了十几个名字。名字固然不少，在大哥

选择 之 前，却 无 非 是 一 些 没 有 生 命 的 汉 字 而

已。”［2］( P． 13) 和“石头”一样，“名字”在选择前并不

能产生意义影响，但一旦被选择，被使用，就会携

带意义。
以歌词文本中出现较多的意象“月亮”为例。

在男歌文本中，月亮和理想的女性直接联系在一

起。这首男歌文本，郑南作词，田歌作曲的《月亮》
( 戴玉强原唱) :“走上天山 天天在张望 你的身影

牵动爱的方向 / 伊犁河畔静听波澜 你的歌声流到

我的心上 / 姑娘啊姑娘我心中的月亮。”另一首富

有藏族特色的男歌文本《梦中的达娃卓玛》( 张雁

林作词，容中尔甲作曲) ，歌一开始，“月光”衬托

“美丽的姑娘”，渐渐地女性的“羞涩”移植到“月

亮”，接着依据直接抒情，将梦中的姑娘和月亮合

二为一，月亮成为女性化身: “月光下美丽的姑娘

轻轻地走过我的身旁 / 风儿悄悄 漂来馨香 羞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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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月亮伴着她 伴着她走向远方 /月亮啊月亮 梦中

的达娃卓玛 告诉我 你为何走得那样匆忙 月亮啊

月亮 美丽的达娃卓玛 告诉我 你何时再到我的身

旁?”张海宁 /张全复作词、张全复作曲的男歌文本

《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》，歌一开始，“月亮”只是

作为背景的构成要素，到结尾，一个比喻，将“月

亮”和“你”重叠，“月亮”成了被言说的女性之象

征。“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依稀看到你的模样 /
那层幽蓝幽蓝的眼神 充满神秘充满幻想 /古老的

传说今日的承诺 美好的感觉永不停地闪烁 /你像

那天上月亮停泊在水的中央 永远停在我的心上 /
你像那天上月亮你不会随波流淌 永远靠近我的身

旁。”
以上三种男歌文本，都是从正面来美化“月

亮”，讴歌女性的“阴柔”品质。第一首歌中，直接

点明月亮般的女性就是男性寻找的理想对象; 第

二首歌中，月亮般的温柔羞涩、美丽、飘逸是男性

心目中女性魅力所在; 第三首歌中，月亮的幻想神

秘莫测，还有“不会随波逐流”的品质，是永葆男性

“美好的感觉”的源泉。仔细检查，我们会发现，这

三首歌的词作者都是男性，原唱者分别为戴玉强、
容中尔甲和林依伦，都为男歌手。尽管歌曲的文

本性别并不一定和创作团队的性别身份对应，但

我们还是不能否认，这些自古以来的性别文化印

记，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，影响着男性词作者对意

象的选用。
同样是一首以月亮为主题的男歌文本，对“月

亮”的意义表现出极大的差异，请看这首由十一郎

作词、张宇作曲并演唱的《月亮惹的祸》: “都是你

的错 在你的眼中 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 /
都是你的错 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 被你爱过还

能为谁蠢动 /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 那样的月色

太美你太温柔 /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

白头。”和上面三首歌的视角不一样，“月亮”此时

在歌中不再是正面形象，尽管“月色太美，你太温

柔”，用的是褒义的词汇，但因为月亮温柔惹出了

祸，落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“红颜祸水”的性别政

治格局。男女情感冲突，转移到“月亮”这个中介

上，表现出的是男性面对自己无法抗拒温柔的责

怪。“月亮”在这里实际上就成了男人心中一把双

刃剑: 越是抗拒，就越显示出它的不可抗拒，“月

亮”的魅力似乎通过抗拒之难表现出来。
与此首歌异曲同工的是另一首《残酷月光》

( 向月娥作词，陈小霞作曲) ，歌题就预设了月亮意

象的“诱惑危险”，表现出很奇特的双重性。这个

意象，并不具有固定的意义，它在男歌文本中，既

可能是美丽的象征，也可能是温柔的陷阱。①“我一

直都在流浪 可我不曾见过海洋我以为的遗忘 原

来躺在你手上 /我努力微笑坚强 寂寞筑成一道围

墙 也敌不过夜里 最温柔的月光。”“月亮”在以上

两首歌中超出常规的表意，并不偶然，我们同样可

以探究这两首歌的创作源头。巧合的是，这两歌

的词作者都为女性，但这两首歌却都是为男性歌

手定制的歌曲。前一首原唱者为张宇，后一首原

唱者林宥嘉，正如上文所说，词作者性别并不决定

歌曲文本性别，在很大程度上，歌手的性别对歌曲

文本性别的赋形作用更大。这样，对“月亮”这个

性别能指，在女性词作者和男歌文本之间就出现

了微妙的抵抗，而使歌曲文本的性别含义复杂而

富有张力。
而大多数女歌文本，表达的是女性对爱情的

的忠贞、真诚、“不变”、“不移”，哪怕这种品格与

作为客观事物的月亮的本质相悖。作为女歌文本

的性别价值倾向，都要修正到合乎男性性别文化

的要求，“月亮”依然会呈现和上文前三首歌曲几

乎同样的性别价值观，但至少女歌会尽量按女性

要求的方式做选择。比如孙仪作词、翁清溪作曲、
邓丽君原唱的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标题显豁，象征

意义很清楚:“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爱你有几份 /我
的情也深 我的心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。”陈佳明

作词作曲、许美静原唱的《城里的月光》，很清楚地

表达了言说主体假借月亮传达出对所爱之人的深

情和祝福。“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请温暖他心

房 /看透了人间聚散 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 / 城里

的月光把梦照亮 请守护他身旁 / 若有一天能重逢

让幸福撒满整个夜晚。”
安德烈作词、陈小霞作曲、孟庭苇原唱的《你

看你看月亮的脸》，歌曲文本的视角比较特别，歌

中“月亮”是言说主体的情感载体。不同的是，月

亮由圆到缺的改变，是言说主体借以表达自己无

法承受的情感变化，好像是幽默地自嘲，实际上是

向“月亮善变”这个旧有的“概念比喻”靠拢。“圆

圆的 圆圆的 月亮的脸 / 扁扁的 扁扁的 岁月的书

签 / 甜甜的 甜甜的 你的笑颜 / 是不是到了分手的

时间 /不忍心让你看见我流泪的眼 /只好对你说 你

看 你看 /月亮的脸偷偷的在改变。”
歌曲文本中的“意象”，是歌词组成的重要元

素，它是建构歌词情感和意义强有力的表意符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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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很多流行歌曲中，在意象选择上，不同的性别文

本，呈现出的意象选择倾向: 男歌文本中，对女性

的比喻意象多为植物性的、被动的、静止的比如

花、月亮等。男歌文本中意象的自我比喻，选择正

好相反，大多为动物性的，主动的，动力的，比如

狼、雄鹰等，表现出阳刚、主动、动感。瑞士心理学

家维雷斯分析，男性和女性这种植物和动物性的

类比，来自于人类的原型思维②。这似乎是说千年

的人类文化的性别差异，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。
然而，也正像女性主义理论家伊利格雷提出的另

一种观点，这种性别差异“并不是一种事实、一种

根基”，相反，“它是一个问题，一个我们这个时代

的问题。”［3］( P． 182) 伊利格雷的意思并不是说，性别

差异问题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，而是性别文化差

异不是固定不变的，“我们这个时代”有责任去认

识，甚至改造这种差异。
在歌曲文本中，歌词意象的“使用”产生的性

别意义更为明显。正如赵毅衡所论: “社会性使

用，对于哪一种符号，都有意义累加作用: 不是符

号给使用以意义，而是使用给符号以意义，使用本

身就是意义。”［4］( P． 248) 当代歌词和当代诗相比，在

语言要求上，有着巨大的差异，就意象的选择和使

用来说，歌词由于其“公众化”艺术要求，更多偏向

于能够使歌众分享的“公用象征”，而不是更多承

载个人风格的“私设象征”③。正因为如此，这些

具有“公共象征”的性别意象，更容易在累次使用

中强化固有的性别意义，而从另一个方向来看，歌

曲作为公共文体，歌曲不仅很难突破性别文化程

式，而且更会强化这种性别文化程式。

结语

我们再仔细检查，这三首女歌文本的词作者

也都是男性，不可否认，当代中国的流行歌曲创作

界，男性词曲作者和女性词曲作者的比例极不平

衡，男性占了绝大比例，女性词曲作者几乎是例

外。而在当代歌坛上，男歌手和女歌手的比例几

乎相当。这就意味着，女歌手演唱的歌大多数都

出自男性词曲作者，男歌手演唱的歌曲出自女性

词曲作者的，则是很少的例外。
悖论的是，词曲作者的男女性别差异，对他们

创作的歌曲文本性别意义，几乎没有什么影响，也

就是说，只要是女歌，哪怕男作者写的词，性别意

识也会充分男性化; 反过来，只要是男歌，女性作

者的性别意识也会消失。这一点，我们通过上文

中男女歌曲文本对意象运用的对比分析，已见端

倪。这证明当代文化对文本的性别要求，压倒了

歌曲作者的自我性别意识。这与中国传统社会

中，男性士大夫文人为歌女作艳词( “男子作闺

音”) 的传统非常一致。
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，在形态上已经极端不

同，但在其流行层面上，对意义的解释符码，实际

上相当一致。也就是说，在最基础的道德意识上，

在性别的区分意识上，在性别道德上，当代文化与

传统文化其实相去不远，与《诗经》中我们三四千

年前的祖宗相比，我们至今行之不远。

注释:
①西方人认为月亮“多变”，从拉丁文 Luna( 月亮) 衍生出现代

欧洲语的 Lunatic( 疯狂、愚蠢、古怪) 。其实这里有个中间环节，即

女人有月经，直接受控于月，因此“多变如月”。日本有当代作曲

家松本俊明作的《白月光》在东亚流行:“白月光 心里某个地方 /那

么亮 却那么冰凉 /每个人 都有一段悲伤 /想隐藏 却在生长”。看

来在全世界，月光都是经常代人受过。

②维雷斯·拉斯特在分析通话故事《小红帽》时，就将其中的

大灰狼，作为女性成长过程中必须要处理的面对异性的象征。参

见维雷斯·拉斯特，《童话心理分析》，林敏雅译，北京: 三联书店，

2010 年，第 17 － 18 页。

③赵毅衡在分析象征意义的类型和意义时，将象征分为“公用

象征”和“私设象征”两类。参见赵毅衡《文学符号学》，北京: 中国

文联出版公司，1990 年，第 180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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